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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《杀狗记»，为宋元南戏，人称"荆、刘、拜、杀、琵"五大南戏之

一，具有典型南戏的特色。此剧最早当出宋人之手，明徐渭(号文长，

绍兴人)的《南词叙录》中列为《宋元旧篇》中之第七种，但未题作者

名姓。明代戏曲作家徐咀(元末明初人，字仲由，浙江淳安藉)曾整理

定型。但徐口性本也不断受到后代艺人改订。《寒山堂曲谱》称， μ已由吴

中情奴，沈兴白，龙子犹(冯梦龙)三改矣。"按近人钱南扬认为，南曲

戏文多为集体积累型作品。新昌调腔《杀狗记》传本有其自身特色，是

积累调腔老前辈创作所致。

该剧取材于民间传说，写富户孙华与市井无赖柳龙卿(或称 μ隆卿" )、

胡子传结义自比"赛关张

出家，借居破窑受苦。孙华妻杨氏，屡屡劝解，华也无动于衷。后杨氏

设计，杀死一犬，去其头尾，包以衣衫，伪充被杀死人，置于门口。孙

华见状大恐，央求柳龙卿、胡子传相助埋尸『两市井非但不允，反出首

告到官府。来至公堂，孙荣自认杀人，舍命救兄。至此，杨氏乃向官府

说明原委，验证狗尸，大白案情。开封府尹王储然审明此案，惩办柳隆

卿、胡子传，施表孙华与杨氏。

后人有言云:负恩忘义不见机，贪荣图贵好I~'痴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

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石永彬

2012 年8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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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次

第一场寒窑受苦 第二场酒楼饮宴

第三场雪夜救兄 第四场归家被逐

第五场月贞买狗 第六场见狗惊心

第七场兄嫂叩窑 ，第八场开封断案

人物

孙荣:年轻书生，十七八岁。

孙华:孙荣胞兄，富户，三十余岁。

柳龙卿:市井无赖，三十余岁。

胡子传:市井无赖，三十余岁。

酒家:三十余岁。

杨月贞:贤德妇，孙华妻，近三十岁。

吕迎春:月贞侍妾，二十余岁。

王妈妈:月贞邻居，五十余岁。

王储然:开封府尹，四十余岁。

书吏:开封府吏，四十余岁。

衙役人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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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场寒窑受苦

[幕启，破寒窑，大雪纷飞。

[孙荣破衣槛衫上。

孙荣: (唱)【金珑穗】

长空云黯黯，那堪狂雪绵绵。

飞柳絮，舞梨花，

孤身遭冻遍。

何方干渴豪家，

空叹息，泪洗面。

(白)富嫌千口少，贫恨一身多。似这般大雪天，多少富豪人家

快乐逍遥，只我孙荣一人，在这寒窑之中，挨冻受饿?这般受苦。

我哥哥如今在红炉暖阁。羊羔美酒，浅斟低唱，那知寒冬之苦。

哥哥呀哥哥，我与你是同胞兄弟，我身上单寒，腹中饥饿，你可

知道也口可!

(唱)【濡陵桥】

误了人也睬，

从早到如今，没饭难禁架b

只得忍饥寒，街上去操化。

又那堪遭济，这般雪儿下。

睬，兀的不，

苦煞人也，天哪!

(白)真好苦嘎!看这雪越下越大了，我孙荣欲待进城去，要些

吃的。只恐撞着我阿哥的熟人，不好辱没了哥哥的面皮。待回家

去哀求嫂嫂给济又怕我哥哥看见，少不得要给我一顿打。不去，

那里有得吃的，岂不是要饿死的么?咳!如今我只得顶风冒雪，

硬着头颅往城中去走一遭也!

(唱)【叠字锦】

我如今，待入城也么睬，

已入城门口，我好惊怕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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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恐在路上，逢着我哥哥，

他发起雷霆，将我打殴。

又恐哥哥，不怜着我，

真想回头，真想回头。

待转身，也是没奈何，

心儿里，烦烦恼恼，

哀哀怨怨，憧憬惨惨，

害得我，无路走投。·

兀的不，苦煞人也么嗦!

(白)也罢!如今我也顾不得羞耻，只得去街坊一走，乞讨去也

呵!

(唱)【驻云飞】

大雪扑面，叫化孙荣真可怜，

破衣穿一件，苦难谁怜念。

睬，鞋底儿穿，冰雪难消遣。

(白)大娘，讨一点吃的。

内应: (白)拿去!

孙荣: (接食物)呀!

(唱)讨得一撮糠牺，

又恐人瞧见。(吞吃、咳嗽、喘气)

(唱)命薄多磨，只靠夭。

天惨云迷，

(白)你看。

(唱)城廓村庄，尽掩扉。

(白)孙荣呀孙荣，你枉读四书，至IJ如今啊!

(唱)文字不堪煮，难当柴和米。

想起那，蒙正守窑时，

(白)虽然困守破窑，还有那..... ....

(唱)妻儿相倚。

似我孙荣，欲并谁为侣。

回首无人，形影随。(拾柴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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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白)拾得一块柴在此，不免带回窑去，将这糠栖熬成粥汤吃口育。

(唱)一撮糠牺，熬口粥汤充肚饥，

(白)我若回窑去。

(唱)放下连糠米，那里有水汲，

加上冰和雪，

(白)这柴被雪打湿了，如何烧得着?

(唱)好难存济，好难存济，

冻死在窑中，不若厚脸皮，

做个饥寒鬼，宁愿去酒肆，

讨点零碎吃，讨点零碎吃。

(白)面对这样的天气，待我吟诗一绝。

(吟)大雪乱纷纷，豪家尽掩门。

厨中有剩饭，路土有饥人。

孙华: (与柳龙卿、胡子传内喊)啊哈... ...

孙荣:我哥来了，让我躲过一旁。(急下)

[闭二幕，孙华、柳龙卿、胡子传闻上。

孙华: (唱)【蔷薇花】

严寒雪花，满空中如盐撒泻。

开封多少，卖酒人家。

料应趁此，抬增高价。

(白)开封三尺雪，尽道十年丰。两位兄弟方才舍下吃酒，吃得

不够爽快，还是到酒肆中去，吃个痛快。你俩意下如何?

柳胡: (同白)前面有家新开酒馆，我们同去尝他一个新鲜。

孙华:好] (园场)

柳龙卿;到了!

胡子传:酒家有么?

酒家: (内)来哉! (上)造成春夏秋冬酒，卖与东西南北人。三位客

人请上楼去。(孙华与胡子传下)

柳龙卿:送酒菜来吃。

酒家: (招呼柳)先生，前面走的那位财主是谁呀?

柳龙卿:他是有名的孙大员外，是穿好衣，吃好酒的阔佬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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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家:酒不打紧。我这里有一件宝物在此。

柳龙卿:什么宝物?

酒家:先生如能劝孙大员外买下，当有谢仪。

柳龙卿:拿来我看，是什么东西。

酒家: (拿出玉环)羊脂白玉环。

柳龙卿:好东西，要卖多少银子?

酒家: (做手势)十绽。

柳龙卿:不值。

酒家:值多少?

柳龙卿:五绽。

酒家:我又不是苏州人，难道煞半价不成。九绽银子是一定要的。

柳龙卿:你真的买与不买?

酒家:小人怎么不卖。

柳龙卿:若是真的要卖，还你一个公道价，六饺银子。

酒家:还不够。

柳龙卿:七绞。再多一份也不成。

酒家:七绽，只够本钱，却没有谢仪给先生了。

柳龙卿:我与你讲定了吧!七名定以外都是我的。不是我一个人要，还有

那一位先生要八刀的。

酒家:从命了。

柳龙卿:我与你拽袖为号，你只顾嫌少，我与那位先生挑动他加价。你

快去取酒菜来吃。(下)

酒家:酒菜送楼上哆! (下)

第二场酒楼饮宴

[二幕启，酒楼，孙华等三人围桌而坐。

[酒家送酒菜上，斟酒介。

孙华:请!

柳胡:请! (饮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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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家:员外在此请酒，小人有件宝贝求售，可用得着吆?

柳龙卿:财主员外有那个宝贝会用不着。且说是什么宝贝。

酒家:是羊脂白玉环。(柳、胡看介)

柳、胡: (同白)啧... ...啧... ...好东西呀!

胡子传:玉环多的是，这样好的真少见!

柳龙卿:是旧的还是新的?

胡子传:旧的是古董，越旧越值钱。

酒家:是我上八代太公传下来的。

柳、胡: (同白)啧... ...啧... ...真是好东西呀 J

孙华:果然好，我要买，不知多少银子?

酒家:十绽银子。

柳、胡: (同白)不值，不值。

柳龙卿:我这员外大哥，是个识宝的大师。

胡子传:他家中多的是宝贝。

柳龙卿:你多讨也无用。

孙华:还他五绽吧!

柳龙卿: (拉酒家袖)五绽。

酒家:不够!

柳龙卿: (拉酒家袖)七绽。

酒家:这... ...还不够。(柳龙卿向胡子传使眼色)

胡子传: (会意)好货勿贱，贱货勿好，大哥既然中意这件东西，不要论

价，二哥添一绽，兄弟也添一绽。

孙华:便依兄弟，再加一侯，若再不肯，让他拿回去吧。

柳龙卿:如今八绽了，拿去。(仿七绽，留一绽)

柳、胡:看热酒来!

酒家:是 D (送酒介)

柳龙卿:祝贺哥哥得宝，敬酒三杯。(酒家斟酒)

孙华:干。(与柳龙卿连干三杯)

胡子传:小弟也敬大哥热酒三杯。(酒家斟酒)

孙华:干。(连饮三杯，醉意己浓)

孙荣: (内)厨中有剩饭，路上有饥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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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华:什么人在叫喊?

柳、胡: (同白)是个叫化的不要睬他!

孙华:二位兄弟，这桌上的菜肴吃不完了。唤他前来，给他一些吃的。

柳、胡: (同白)酒家，唤那叫化的过来，给他一些吃的。

酒家: (对内)那叫化的过来。

孙荣: (端钵上)有何话说?

酒家:你好造化，官人们吃不了的菜肴，赏与你吃。(倒入孙荣的钵中)

孙荣:多谢，多谢! (见孙华介)这是哥哥! (端钵急下)

柳、胡: (同白)方才叫化的正是孙二。

孙华:在哪里?

酒家:去了!

孙华: (怒喝)嘿! (喝完壶中酒，把壶掷向酒家，被接住)

(唱)【驻云飞】

酒保无知，故意拿他来笑耻。

堪恨乔才辈，恼得我1 (.'碎。

(白)哇!

(唱)吃罢这场亏，教人呕气，

喝得熏熏醉。

拼却今宵醉，再痛饮前村，

踏雪归。

柳、胡: (同白)大哥息怒。

孙华:算酒帐!

酒家:算了，该付三绽。

孙华: (对柳白)兄弟，把银子与他。

柳龙卿: (付银)三绽，在这里。

酒家: (收银7谢了! (下)

孙华:二位贤弟，今早出门，为兄与你们十三筷银子出来，八绽买了

羊脂白玉环，三绽付了酒钱，还剩二绽银子。

柳龙卿:一些勿错。

胡子传:煞括清爽。

孙华:为兄醉了。余下的两绽银子，和一只羊脂白玉环。(翘足)你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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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知交。(脚步跟跄)

强如管鲍。

咬羊羔。

梨花飞绕 o (风吹摇摆)

左摆右摇。

再来几道、

吃得醉酶酶 e

醉扶归也跟! (下)

替我藏入靴桶里。(柳、胡藏介)兄弟帮我好生看管。

柳龙卿:大哥放心，我的是我的，你的就是我的。

胡子传:大哥，一路踏雪回去吧!

[三人搀扶着下楼。

[二幕闭，三人来到幕外。

柳龙卿:好大的雪呀!大哥，今日酒也好，菜肴也好，下次还是到这里

来吃。

孙华:唔 J (再行)

柳龙卿: (对胡)大哥醉了，你我送他回去吧!

胡子传:好来!

柳、胡: (同口昌)【水红花】

三人结拜，

赛关张，

终曰沉醉，

柳绵飘，

冒雪冲风，

得来曰，

吃得醉酶酶，

醉酶酶、

第三场雪夜救兄

[二幕启，路上，大雪纷飞。

[杨月贞、吕迎春各持灯笼土。

杨月贞: (唱)【集贤宾】

夫妻近日， I~' 绪惩偏 ，

与兄弟结冤。

每日里『与市井，

同欢宴。

把骨肉，顿成抛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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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听劝谏，怕远通，

日疏日远。

长挂念，恐一宅，

分作两院。

(白)奴家杨氏月贞，嫁与东京孙员外为妻。儿夫与小叔孙荣

不和。近日又结交柳龙卿、胡子传，以酒食为事。今夜天降大

雪，至今不回，找遍左近酒肆，不见踪迹，好不叫人心焦。迎

春，我与你再去寻找员外也呵， .

吕迎春:是。(与杨月贞同唱)【猫儿坠】

良药苦口，逆耳乃真言。

员外不信贤，几番劝解，

反埋冤。

难言呵难言，问甚日何时，

得他心转，得他心转。(下)

[孙华、柳龙卿、胡子传相扶醉上。

孙华:好酒!

柳、胡:好酒!

孙柳胡: (同白)干! (同笑)哈... ... (同跌倒昏去)

柳龙卿: (酥醒)哎，大哥靴中，藏有羊脂白玉环与两绽银子，我且瞒了

胡子传，偷了他的，有何不可。(作偷介，胡子传醒介，柳假昏

倒介)

胡子传:大哥、二哥，他俩都醉倒了。(爬起)大哥、二哥，叫他不醒。

且住，孙大哥的羊脂白玉环和两筑银子都在靴筒里，不免偷了

他的，连柳龙卿也不要让他知道。(作偷介)

柳龙卿: (咳嗽)啊咳!

胡子传:二哥，你醒了!

柳龙卿:你在做什么? (爬起)

胡子传:不做什么。

柳龙卿: (抓胡)活贼!刚才你说连柳龙卿也不要他知道，要偷大哥的羊

脂白玉环和两绽银子。我们吃他的用他的，你还要偷他的!你

太黑心了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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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子传: (抓柳)我几时说的?我是说叫醒二哥，大家扶了大哥回去。那

个要偷他的东西。这个人是要烂心肝的!

柳龙卿: (掩胡口)轻声! (笑)哧嘿.... ...兄弟，我是和你玩笑的。你的

I~' 到 了 那里 ， 我 的心也到 了 那里 。

胡子传: (笑)哧嘿.... ....你和我一样!

柳龙卿: (轻声)我是取笑你的... ...

胡子传:可见我俩是难兄难弟，志同道合。如今一个去放风，一个去偷。

柳龙卿:我去看人，你去偷。

胡子传:你i式乖!前日吃酒你先去，今天做贼就叫我先去。

柳龙卿:也罢!那末你去看人，我去偷。有人来的话，你就给我打个暗

亏。

胡子传:什么暗号?

柳龙卿:咳嗽为号。

胡子传:晓得哉!

柳龙卿:请了!

胡子传:坯!做贼通文。

柳龙卿:君子，小人就不同。(去而又回)且住，我与你叫他几句。他若

是应了，我们就说，是我们替他收藏在此。若是不应，便偷了

他的。

胡子传:有理。我看人，你动手。

柳龙卿:孙大哥，孙大哥。(偷介)

胡子传: (咳嗽)哧... ...

柳龙卿: (惊)兄弟，什么人来了?

胡子传:没有人。

柳龙卿:没有人，怎么咳嗽?

胡子传:吓大你胆，好做强盗。

柳龙卿:你吓我，好在我手快，羊脂白玉环，已经到了。

胡子传:还有两绽银，一起到手才好。

柳龙卿:这两绽银要你去拿。

胡子传:一客不烦二主，还是你去。

柳龙卿:这个不成!你这张嘴不稳，倘日后大哥晓得，你就拴在我身上

151



叫亲弟受倭凉。

又不是各爹娘。

破衣槛衫，

去访戴。

回船去也。

卧高堂。

是孙康。

绕街坊。

九不开，

了。还是你去，目后才没得话说。

胡子传:那便我去，你得放好风。

柳龙卿:不劳吩咐。

胡子传:孙大哥! (偷介)

柳龙卿: (咳嗽)哧... ... (胡惊慌)方才你吓了我一下，如今我也吓你一

下。

胡子传:六月债，还得快。两绽银子到手哉!

柳龙卿:拿雪来盖在他身上，别人就看勿见啦! (与胡子传一起动手盖雪

介)我们回去吧!冻死街头妻不知。

胡子传:两人盗宝先自田。

柳龙卿:寻思总是一场梦。

胡子传:他是富户我是贼。

孙荣: (内)苦呀! (柳、胡急逃下)

(上唱)【小桃红】

子犹乘兴，

还乡兴尽，

闭门袁安，

映雪的，

吕蒙正，

渴朱门，

无承望也。

满头风雪，↑西惶!

运来时，理朝纲。

(白)白雪纷飞，贫富不同。有钱的，道是丰年祥瑞。似我这

般流落在街坊，身无衣，口无食，饥冻难禁。当初父母在日的

时节，/多少是好。父母亡过之后，我哥哥听信馋言，道我要毒

死他，将我赶了出来，受了多少苦楚。(哭介)苦也!

(唱)【蛮牌令】

兄长占田庄，

本是同胞养，

我穿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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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吃的，美酒肥羊。

(白)哥哥呀!

(唱)你 I \..'下，自思量，

自付量，可应当!

若不思量，

(白)分明是，

(唱)铁打心肠，生失才了I \..' 月亮 。

(白)如今天色已晚，叫化也不济事了。且回转寒窑，等明日风

止雪停，再出来沿街求告吧! (绊倒)

(唱)【绣停针】

先自悲伤，平空一跌痛难当。(回头)

抬身忍痛，回头望，

见汉子。

(白)酒醉，

(唱)倒扑在街坊。(起身)

(白)汉子呀汉子!你吃得这般大醉。跌倒在这雪地里。何不少

吃一口、让我孙荣吃了。你就不至于醉得这个模样，我也不会

饿成这样。我把那古人的事说给你听听也呵!

(唱)你好比、刘怜入醉乡。

(白)你如今倒在雪中，又象另一个古人了!

υ~) 好一似 、 卧 J水王祥 。

呀!看这，冷冰寒冻，

岂不要吗身死魂丧。

(白)且住，自古道. "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"这样漫天大

雪，这汉子不是要冻死吆!我不免叫醒街坊，救他一命则个。(叫

喊)东邻老伯，有个醉汉，倒在雪里，烦你们开门出来，烧些

汤水，救他一命，做做好事吧!

内白:孙小叫化在街上叫喊『不要理他。

孙荣:咳!那里边暗暗说道，孙小叫化，在街上叫喊、不要理他。咳，

你不开门也罢，不免去叫西舍。(行介)西舍大叔!

内白:孙小叫化来了，不要睬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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跌倒在街坊。

看着好惨伤，

叫诸位开门。

笼开火坑，

煎茶滚汤。

胜造七级浮屠，

孙荣:大叔，我孙荣今日不是来叫化的。有个醉汉，倒在雪地里，命

在一息。你们起来，快烧些火与他取暖，救他一命也呵!

内白:快吹灭了灯，睡觉吧!

孙荣:我只道东邻无心行善，原来西舍也无心救人，我也不管了吧! (行

走数步，停止)我不管他，谁来管他也呵!

(唱)【雁过南楼E

我待不管他，欲待不睬他。(走而又回)

后面一似，有人扯住了咱，

莫不是孙荣，有些牵挂!

回头看他，回头觑他， (左看右看)

不由人，两泪如麻!

(白)说不得了，不免再去叫唤东邻西舍便了!两边街坊邻里，

我说与你们知道也呵!

(唱)【下山虎】

有一个醉汉，

大雪纷纷下，

我好意，

快些商量，

教他喝口，

救人一命活，

福寿昌。

你若不开门，误人一命亡，

带得街坊，遭祸殃。

内白:这个小叫化好烦，人家要睡，他来絮叨!

孙荣:啡。正是，我有救人I~' ，人无怜我意。你等不开门，我也自回

去! (作走，又沉吟)且住，我孙荣在此嚷了一田。那东邻西舍

都晓得我的口音。这汉子酒醒了，安然回去到也还好。倘然不

醒，把他冻死了!啊呀，明日东邻西舍起来看见，只道我害死

了他，劫了他的银子，这一场无头命案如何得了!啊呀... ...也

罢!好事做到底，先把这醉汉扶到屋檐下。躲些风寒，抱住了

他，得些我身上热气，他便冻不死了。(作拂雪介)呀，呀呀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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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思心惨伤。

定然祸起萧墙，

将我一顿打!

上门取灾殃。

雪上加霜，

拳头打。(背孙华走介)

(唱) (园林样歌E

这容颜，好似孙大郎，

吓得我，魂魄飘荡。

退后趋前，心慌意慌，

那柳絮梨花，下得疯狂。

似这样，冷腾腾，

寒凛凛，叫哥哥怎么挡。

自忖量，自感伤，

怕这雪，冻死兄长。

怎禁得，才|、索索，

泪淋淋，痛断月干肠。

(白)哥哥，你和柳龙卿、胡子传出来饮酒呵!

(唱)【望儿哥】

三人踏雪，同宴赏。

他两个，先自回归，

撇你在，长街上。

孙华: (梦话)二位贤弟，情赛关张。

孙荣: (唱)口是心非，那象刘关张，

今日才知，都是调谎。

从今后，休把亲弟撇漾。

(白)也罢!宁可有一个不是，不可两无情。只一件，哥哥若还

酒醒过来。这一顿打，这一顿打非同小可。哥哥呀哥哥，若不

是孙荣来此，却不冻死了你呵!

(唱)【罗帐里坐】

待送你回家，

哥哥酒醒，

少不得，

(白)孙荣呀孙荣!

(唱)谁叫你，

这叫做，

伤疤上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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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边走边唱)【江头送别】

哥哥的，哥哥的，

倚强恃长。

小弟我，小弟我，

情意难忘。

好歹背你回门墙，

哥哥打我，也无妨。(放下，喘气)

(唱)【忆多娇】

兄见短，弟无力!

(白)哥哥，你把身子放松些才好。你那里会知道做兄弟的，几

天来是吃一顿饿二餐，身上没得力气，叫我如何背得动你也呵!

(唱)我浑身无力，勉强背动你， (背孙华)

脑满肠肥。(走动)

念在同胞，亲兄弟，

手足情义，手足情义，

怕什么，直向平康里。(下)

第四场 归家被遂

往大园
1<;;"" -/.I、 K '

雪正飞，

凛凛朔风送寒戚。

六出花飞，

万里如银砌。

[二幕外，杨月贞提灯夜归。

杨月贞: (唱)【醉中归】

晚来云布密，

俄然见，

长空一色，

吕迎春: (提灯之唱)【前腔 E

当此际，

庆赏丰年祥瑞。

同宴乐排楚，

寻不见员外踪迹。

杨月贞:迎春，员外早问出去，这时候还不见回来。他到底往那里去了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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叩谢73深思。(拜)

冻死命颊。

他得了个，

终朝宴饮。

甩下他厮混，

吕迎春:想来又与那两个乔人在那里饮酒。我也寻他不见。

杨月贞:开门，进家中去吧! (二幕开，孙家。杨吕分头下)

孙荣: (背孙华上唱)【忆多娇】

顶风雪，送兄归，

忍冻熬饥，无力担待。

慢吞吞，拖着无力腿，

一步移，两步挨。

(白)钱财容易有，仁义值千金。此间已是哥哥家门首。开门，

开门 J (吕迎春急上)

吕迎春:想是员外回来了! (开门介)呀!原来是二官人背员外回来了，

二官人快进来。(杨玉贞上)

杨月贞:快进来呀! (三人扶孙华睡好)

孙荣:嫂嫂拜据。

杨月贞:叔叔，贺喜了，可是你兄弟俩和睦了。

孙荣:不曾和顺。嫂嫂，你可知晓，孙荣在破窑中居住，身上无衣，

口中无信，大雪纷飞，不得不上街叫化。回来时，被绊倒在地，

掉了一跤、低头一看，原来是哥哥醉在雪中，因此我就背他回

来了。

杨月贞:多谢叔叔。

孙荣:请问，嫂嫂，哥哥是何时出门的?

杨月贞:叔叔呀! (唱)【泣颜回】

他从早离家门。

孙荣: (白)与谁为伴?

杨玉贞: (唱)与两个乔人，

他两个先回，

(白)若非惩叔叔呵!

(唱)险些雪地里，

你背回他，

死而重生。

为嫂的，

孙荣: (回礼，白)不敢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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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信贫时，

赐与饭食。

封侯拜将，

水湿淋淋，

洗个干净。(拿衣与孙荣)

吕迎春:二官人! (唱) (前腔】

惩浑身上下，

请换下，

孙荣: (白)不敢!

(唱)不劳姐姐迎春，

回窑自作章程。(还衣)

杨月贞: (白)叔叔! (唱) (前腔 E

叔叔且听，带些米粮田窑门。(拿米一袋)

吕迎春: (唱)待迎春，蒸罗煮烹，

一饭可以，振作精神。(下)

孙荣: (白)嫂嫂，这米我不要，这饭我也不吃，要是哥哥醒来，劈面

便打，如何是好?不如... ...

杨月贞:叔叔休虑，你哥哥酒醉常贪睡，你尽管吃了饭回去。

孙荣:要是醒来了，如何是好?

杨月贞:有嫂嫂为你支持。(迎春端饭上)

吕迎春:二官人请用饭。

孙荣:我吃。(猛吃)

吕迎春: (唱)【赚】

这好似，

漂母哀怜，

后来时运至，

多贵富。

孙华: (伸腰)唔! (孙荣心慌坠筋，张口傻眼)

吕迎春: (唱)吓得他，张口傻眼呆，

一双筋，拿不住放不得，

L 口 饭 ， 吞不进吐不 出 。

嫂供食，一似吕太后，

安排廷席。(槌孙荣背)

孙荣: (回神)呢... ... (躲入杨月贞背后)

孙华: (醒介)那个在此说话?

杨月贞:是叔叔在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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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华:我是怎么回来的?

杨月贞:你倒在雪地里，是叔叔背你回来的。

孙华:你说我的结义兄弟不好。你看，多亏他们背我回来。

杨月贞:不是这个叔叔。

孙华:是柳龙卿。

杨月贞:不是。

孙华:是胡子传。

杨月贞:也不是。

孙华:是那个叔叔?

杨月贞:是小叔。

孙华:是那个?

杨月贞:是窑中的二叔。

孙华:是那个叫他上我的门来，在那里?

吕迎春: (拉孙荣)二官人过来，见过员外。

孙荣:哥哥，拜挥。

孙华: (怒打孙荣)你又想来毒死我! (被杨、吕劝住)

(念)【扑灯娥】

打你泼丑生，

胆敢来上门，来上门。

不由恶气胆边生，

怒气来冒顶，来冒顶。

孙荣: (念)【扑灯娥】

求乞在路里，

见兄倒在地，倒在地。

孙荣背你归，

贤嫂赐 f罗件，赐 t罗件 。

孙华: (白)一派胡言! (又打，杨、吕拦阻)

杨月贞:员外呀!你醉倒在雪地里，就是别人背了你回来，也要给他一

些酒钱。叔叔是你同胞兄弟，背你回家，你怎么还要打他?

孙华:谁叫他要用毒药害死我!

孙荣:冤枉! (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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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月贞:这是谁告诉你的?

孙华:我的结拜兄弟。

杨月贞: (与迎春同白)呀!这两个乔人的话，你也信!

孙华:不说了!我早上出门，带有十三绽银子。八钱买得羊脂白玉环，

三饺付了酒钱，还剩二货。连同白玉环，都藏在靴筒里。如若

还在就罢了，如若没有了，一定是他偷的。迎春，你与我看来。

吕迎春: (摸，看介)没有。

孙华:再看这一只。

吕迎春: (摸，看介)也没有。

孙华:院君，你去看来。

杨月贞: (摸，看介)没有。

孙华:好哇! (怒念) [扑灯娥】

靴中无财宝，

分明你偷盗，你偷盗。

孙荣: (白)冤枉! (哭)

杨月贞: (念)官人休怪罪，

小叔读书辈，读书辈。

自幼心诚实，

怎会偷惩财，偷惩财。

孙荣: (念)望息雷霆威，

听弟说明白，说明白。

好意背兄田，

反遭贼名背，贼名背。(大哭)

孙华: (念)寒窑受穷困，

顿起不良心，不良心，

/财宝还与我，

饶你一条命，一条命。(赶打，杨、吕劝住)

杨月贞: (与吕迎春同唱) [尾声】

念在同胞兄弟情，

息怒回房去安寝。

(白)叔叔回归下处，明朝再来探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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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重欢喜，

醺醺醉去。

银饺玉环，

没得睡意。(暗看财宝)

(念)好意谁知反受灾。

孙华: (念)从今不许上门来。(孙荣出门)

孙荣:唉!鳖鱼脱却金钩去，摆尾摇头不再来。(下)

第五场月贞买狗

[幕外，柳龙卿喜冲冲上。

柳龙卿: (上唱)【梨花)L l

心儿暗地，

昨日夜里，

拿得靴中，

花天花地，

胡子传: (上唱)【前腔】

昨宵吃酒，醉得厉害，

雪中跌倒，孙华员外。

靴内取出，银绽玉环，

死活随伊，随伊随伊。(拍柳背)

柳龙卿: (大惊)吓煞哉! (发抖)

胡子传:二哥，是我呀!

柳龙卿:是你呀!喂!有个好消息，你可知道?

胡子传:我勿晓得。

柳龙卿:昨夜我和你做的事体(作偷状)，有人替我俩顶缸去哉。

胡子传:是那个顶缸?

柳龙卿:昨夜，我和你拿得白玉环与银钗便回来哉。谁知孙二叫化回窑，

看到孙大倒在雪地里，熬着肚饥把孙大背回去，满望讨个好处。

谁想孙大醒来，不见了银绞同玉环，把孙二抓来一顿打，照样

把孙二赶回寒窑。

胡子传:二哥，你我二人做人好，老天菩萨来保佑。快把拿来的东西，

各分一半。

柳龙卿:你拿去做什么用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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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故逐出门。

又见两乔人，

恶意又重生。

员外不听，

空自担心。

白)院君，这几日来，愁眉不展，面带愁容，

胡子传:放债!放之十年，利上滚利，就发财哉!

柳龙卿:说得是。昨日夜里，我与你二嫂讲起羊脂白玉环，她讲要看一

眼。

胡子传: (紧张)你给她看了没有?

柳龙卿:看了。

胡子传: (紧张)东西呢?

柳龙卿:包好在此。

胡子传: (抢)拿来! (落地跌破)啊，破了!

柳龙卿:咳!我和你命穷该当穷，

胡子传:拾得黄金变成钢。(孙华上)

柳龙卿:两位兄弟在。

柳、胡: (同白)哥哥，昨夜我们三人都醉了。

孙华:唔!

柳龙卿:我俩背你到门口。

胡子传:背得一些力气都没有。

柳龙卿:正好碰见孙二。

柳、胡:就叫他背回家。

孙华:嘎!原来如此，两位兄弟，今日由哥哥作东，往李家酒楼饮宴，

谢谢两位兄弟的恩义。

柳、胡: (同白)好来! (三人大笑而下)

[二幕启，孙华家。

杨月贞: (上唱)【上林春】

手足亲情丢尽，

今日里，

定然是，

吕迎春: (上唱)【前腔E

女良行苦劝，

侍妾无主，

(见月贞不悦，

不知有甚烦恼?

杨月贞:迎春，你怎知我的心事啃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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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迎春:却是为何?

杨月贞:迎春呀! (唱)【宜春令】

心事重重，

我官人做事，

结交市井，

更不思，

把骨肉，

(与吕迎春同唱)

吓得我，

珠泪偷落。

吕迎春:院君呀! (唱)【前腔】

官人做事，

无罪小官人，

任其漂泊。

分文不与，

相依托。

破窑中，受尽悲怆，

那曾知，哥哥行恶。

(白)院君，既然如此，怎不苦谏员外也呵 l

杨月贞:迎春，你那里知道，我曾苦谏多次。员外他不肯听从，如何是

好?

吕迎春:院君差矣!员外任性胡为，倘若犯了王法，院君何安?如今小

事不劝，必出大事，怎么办呢?

杨月贞:你也说得是。我有一计，在此。

吕迎春:有何计策?

杨月贞:隔壁王妈妈家中，那只黄狗还在吗?

吕迎春:院君问那黄狗作甚?

杨月贞:王妈妈的黄犬如若肯卖，这计谋便成功了也!只是怕她不肯卖

犬。

吕迎春:迎春有个道理在此，不怕王妈妈不肯。

杨月贞:你有什么道理，说来我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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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不量度，

赶出家门，

又无亲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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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迎春:院君，你可取下头上钗匆II，把手帕包起头来。假装有病，要用

黄狗的心合药。王妈妈必然肯卖。

杨月贞:说得有理。

吕迎春:但不知院君买来黄狗，如何用法。

杨月贞:若买得来时，就央他把狗杀死，去了头尾，把衣裤与它穿上，

扮作人形放在后门首。却把前门紧紧拴上。员外酒醉回来，打

不开前门，必从后门归来，把死狗当作死人，必然去找两个乔

人移尸。乔人断然不肯前来。那时再去找小叔帮忙，小叔一定

肯来，那时便分出亲疏来了。你道此计如何?

吕迎春:院君，此计甚高。

杨月贞:你就去叫王妈妈过来。

吕迎春:晓得。(走介)王妈妈!

王妈妈: (内)谁呀?

吕迎春:我是迎春，院君请你过来，有事商量。

王妈妈: (内)来了! (上唱)【月光乍】

谁人叫王妈，叫我走得快。

开门看则个， (走介)

(夹白)呀!原来是，

(唱)迎春姐姐，与我有话。

(白)迎春姐，叫我何干?

吕迎春:院君请你。

王妈妈:马上就去! (走介，进门)院君有礼!呼唤老身有何吩咐?

杨月贞: (装病)妈妈请坐，听我道来!

患病难痊，药味难周全，

要买妈妈，一黄犬。

特与酬金，钱十贯。

王妈妈: (白)自古道，养猫捕老鼠，饲狗防盗贼。我只有一只管门狗，

是不买的。

吕迎春:院君有病，要狗合药，你怎么不肯了呢?

王妈妈:院君生的什么病，到要吃起狗肉来。

吕迎春:不是要吃狗肉，是要狗心合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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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肯成全，

休把我，

不如近邻，

苦苦执性。

救人命，

休怒填，

王妈妈:既有心痛病，何不撮些檀香、沉香、霍香、乳香、木香、速香、

降香，合些巴斗大的化气丸，吃上七八十丸就会好的。怎么要

用黄狗心合药呢?

杨月贞:妈妈呀! (唱)【系人心】

狗心合药，有何要紧，

王妈妈你，休得忧闷。

与您隔壁，居住十年整，

一半邻，一半亲，

且宜思忖，休得失却人情。

吕迎春:妈妈! (唱)【前腔】

算远亲，

你何苦，

狗心合药，

休怒填，

休得出语伤人。

算来一狗，那如人情。

杨月贞: (白)王妈妈。(唱)【皂罗袍 I

黄犬拒卖，出言道语，

恼人心怀。

此须小事，

从今后，

门槛跨。

王妈妈: (白)院君，不是我不肯卖，实在是舍勿得卖。自从我丈夫死后。

这狗就似我的老公一般γ夜间与我捂脚，早晨没柴烧水，这狗

便舔我脸皮，十分晓得人意，真的是舍不得的。

杨月贞:迎春，我们待王妈妈不薄，她住的是我家房子，十年来没要她

半分房钱。如今我有了毛病，他不肯相帮一点，也罢，叫她算

我十年房钱，我们可到别处去买。

吕迎春:王妈妈，你真不识好歹，你住在这里，院君是何等照管与你。

如今要买你狗医病、你也不肯帮忙。如今别的不要说起，只要

你算还十年房钱?我们别处去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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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妈妈: (背白)我若不卖，她要我算她十年房钱。(回身)我情愿卖了。

吕迎春:院君，妈妈肯卖了。

杨月贞:既然如此，就请她把狗杀死在后门口。

王妈妈:我是女人家，不会杀狗的。

吕迎春:熟人杀狗不会叫，那是要你杀的。

王妈妈:好，我杀，我杀! (下)

杨月贞:迎春，喜得妈妈肯了，我与你去房中取出衣裤、头巾把那狗穿

戴起来。(迎春下，月贞解包头)

吕迎春: (上)院君，衣裤、头巾拿来了。

杨月贞:趁天色已晚，你我去安排吧!

吕迎春:是。

杨月贞: (拿衣裳)不施万丈深潭计。

吕迎春: (拿裤子)怎得骑龙领下珠。(杨、吕下)

第六场见狗惊心

[二幕外，孙华、柳龙卿、胡子传醉。

孙华: (唱)【玩仙灯】

欢宴醉，归来早，

不觉黄昏到。

(白)兄弟!

(唱)送千里，终须别，

与惩把别告。

柳、胡: (同白)大哥说那里话来，应当要送你到家。

孙华:大家都醉了，不要送了。

柳、胡: (同白)大哥，你有天大的事，兄弟替你担当，要赛过刘关张桃

园结义。见火火里去，见水水里去，决不退后半步。

孙华:真是难得的好兄弟呀! (相拥)

柳、胡:大哥今日醉了，还是送你到家的好。

孙华:到家已近了，不劳兄弟送我，请回吧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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忙扶起，

污我身。

杀人谋命! (吓傻)

柳、胡: (同白)这等我们告别，明天早会。

柳龙卿:正是:夜静水寒鱼不饵，

胡子传:满船空载月明归。(与柳同白)请了! (柳、胡同下)

孙华:请了! (边行边白)难得有这样的好兄弟。见我吃醉了，一直送

我到家。(行走)嗨!这里已是大门口了。(拍门)开门，开门

来! (等介)怎么没有人应声?哧!睡得好沉呀，不免往后门进

去吧! (走介)

[二幕启，孙宅后门，孙华让狗尸绊跌。

孙华: (捍尘)什么东西，绊了我一跤。(摸)是一个人，敢是我家憧

儿。想是院君不见我回来，叫他在这里等我，不知在那里吃醉

了酒，就睡在这里。真是不中用的东西，待我叫他进去。(叫介)

安童、安童。(叫不应，推介)安童，醒一醒，醒一醒! (举手)

怎么满身都是湿的。(作嗅，看)啊!两手沾的都是血! (大惊)

不知是什么人，在后门杀死了一个人。开门、开门、快开门!

杨月贞: (上)人乎不语，人平不流，想是员外他回来了。(开门)呀，

员外为何这等惊慌?

孙华: (失魂落魄)这... ..

杨月贞:员外，你为什么这样?

孙华:院... ....君，不I'l'l' "I'.好，我方才吃I'l'l' I'l'l'酒回来，见I'l'l' ...前门紧闭，

无人照I'l'l' ....I'应，打从后门进来，绊了一跤，起来一摸，两手沾

满鲜... ...血，不I'l'l' ...知是谁，把人杀.... ....死在这里了哇! (发抖)

杨月贞:员外，你吃酒只管吃酒，为何杀起人来了?

孙华:院君，人不.... ...是我杀的呀!

杨月贞:是谁杀的!

孙华:真是有口说不清呀! (唱)【薄媚衰】

带醉回后门，一跌痛难忍。

回头看时，瞥见一人，

跌倒在草坪。

呼唤不醒，

血沾手，

不知何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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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月贞: (唱) (前腔】

奴试听，君说无因，

I\..' 下越发忧闷 。

回言三省，若到衙门，

先捕亲邻，三推六问，

盘索凶身。

君不认，遭酷刑，

您如何能忍。

急早商量，莫待祸生。

孙华: (白)天亮了，这事就难办了，你快与我出个主意。

杨月贞: (思索介)这个... ...那个... ...

孙华:真急死人了。

杨月贞:我想起来了。

孙华:什么好主意?

杨月贞:员外，你有二个赛关张兄弟。如今你不妨去找他俩相帮忙，把

尸首抬到僻静所在埋了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可不是好吆。

孙华:你不说，我倒忘了。我两个兄弟，水里水里去，火里火里去，

莫说一个尸首，就是十个尸首，也会帮我抬到山上，埋得干干

净净的。

杨月贞:既然如此，你就快去吧!

孙华:我就去! (二幕闭，走出二幕外)

(唱)【双声子1

结交的，结交的兄弟，

待他恩深厚。

急请来，急请来帮手，

到此移尸首。

莫停留，莫停留急走，

便去休，便去休，

拖尸首葬埋，免惹忧愁。

(白)这里已是柳龙卿家门首了，不免叫他一声，兄弟开门!

柳龙卿: (内)是谁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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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代祖宗，

实难移动。

结果一场空，

我姓柳，

孙华:是我。

柳龙卿: (内)来了! (上、开门)呀!原来是大哥，请进。

孙华: (进门)有件急事，特来求你。

柳龙卿:大哥有事，尽管吩咐。便有死罪，由我替大哥去死!

孙华:相烦兄弟把死人抬去埋了。

柳龙卿:好，让我拿了绳子和你一起去。(装病)啊啃!这... ...不好了!

孙华:怎么样了?

柳龙卿:我小时候犯过吓惊疯。若是吃了惊便要发作。如今听大哥说杀

死了人，吓惊疯又发作哉，啊啃、啊口育，痛煞哉!

孙华:兄弟，事情紧急，你就忍一忍吧!

柳龙卿:大哥，你越叫我越发地痛了。啊口育呀!

(唱)【玉抱肚】

忽然J~'痛 ，

孙华: (白)兄弟赛关张。

柳龙卿: (唱)俺赛不过，关张弟兄，

(白)大哥，你杀了几个人?

孙华: (白)只有一个。

柳龙卿: (唱)便杀了，

我 J~' 痛 气

白忙碌，

你姓孙、

姓氏不同。

(白)我要去日困哉!请你出去! (推孙华出门，关门介)孙大哥

得罪了，明日我会来监牢里看你的。

孙华:呀，他把我推出门来了，又把门儿关上，竟自进去，不来理睬

我。眼见得这个柳龙卿是不济事的、让我再去胡子传家，央他

相帮便了也!

(边行边唱)【前腔 E

当年言定?赛关张，

结交义深。

(白)他前曰说道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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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唱)杀人替我偿命，

今日对面忘恩。

心非口是，言而无信，

孙华我，瞎了眼睛。

(白)来此已是胡子传家门口。兄弟开门!

胡子传: (内)谁呀?

孙华:是孙大郎。

胡子传: (内)来了! (上，开门)呀，大哥里边请坐。

孙华:不坐了。兄弟，有一件利害事，特来求你相帮。

胡子传:大哥有事，火里火里去，水里水里去。你快说与兄弟知道，兄

弟立刻马上去把它办好。

孙华:夜里和你两个吃了酒，蒙兄弟送我回家。不知那个杀死了人，

放在我家后门口。

胡子传:吃酒便吃酒，那个叫你去杀人呀?

孙华:不是我杀的。

胡子传:不是你杀的，难道是我杀的不成?

孙华:兄弟不要取笑，你快帮我去把尸首埋掉。

胡子传:且慢，我问你杀了几个人?

孙华:只有一个。

胡子传:哗，我只道有十来个呢。这等慌张，原来只有一个，也值得大

惊小怪的。

孙华:好兄弟，快去把尸首抬过了。

胡子传:抬到那里去?

孙华:抬到冷僻的地方把他埋了。免得吃官司。

胡子传:抬去埋，太费功夫，我有一计在此。

孙华:兄弟，/有何妙计?

胡子传:将一条草荐把那死人卷起来，再用绳索将他紧紧捆住，把他抱

到大河边，扑通(作丢出手势介)，啊呀，我的腰闪伤了，我是

去不成了呢。

孙华:那是一定要你去的。(拉住胡)

胡子传:你放了手，我和你一同去就是。(孙华放手，胡推孙华出门，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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寂寂夜深人静。

命乖时不利。

十分惭愧，

上云梯。

门，急下)

孙华:兄弟开门，开门! (无人应)咳!如今叫我怎么好呵!

(唱)【前腔】

结交义好，与伊钱供养老小。

惩当初，曾经言道，

当效犬马之劳。

养军千日，用在一朝。

到如今，方知没下梢。(下)

第七场兄嫂叩窑

[幕启，寒窑。孙荣上。

孙荣: (唱)【菊花新】

自恨生来，

遭此孤穷，

未知何曰，

(白)那时节，

(唱)才显得，英雄豪气。

(白)懊恨家兄;式薄情，将吾赶出受艰辛。未知何日功名就，撇

出寒窑方称心。今晚夜深人静，不免开着窑门便了!

(唱)【粉蝶JL l

(白)只见，

(唱)玉兔东升，

(白)好冷也呵!

冷清清，掩上窑门。

纸余单，芦席冷，

孤眠独醒，对寒灯。

怎知是，这般情兴。

(白)不免将窑门闭上，看书则个。

(唱)【石榴花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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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上破窑，举目又无亲，

回头看，只有影随身。

(白)仰观，

(唱)疏疏拉拉，几颗寒星。

(白)忽律律的，

(唱)冷风刮起，沙沙灰尘。

(白)书呀书，我衣破腹饥，那里看得你进去，欲待不看，无可

散闷，你道如何是好啃!

(唱)将您这，烦恼出，

尺尺的，问几声。

怎生的，散得苦闷?

(白)可是，

(唱)守着您，卖又卖不得，

吃又吃不得，

(白)那得有，

(唱)一字值千金，一字值千金。

[孙华、杨月贞上。

杨月贞: /\..'急嫌路远，事急出家门。

孙华:只因一念差，招得祸临身。娘子，还是你去叫门。

杨月贞:开门，开门来?

孙荣:呀! (唱)【红巧药】

忽听得，有人敲门，

莫不是，巡逻军兵?

杨月贞: (白)开门!

孙荣: (唱)仔细听来，却是女娘音。

(白(，且住，记得书中言道，有一狐精，曾于夜间调戏窦仪。(大

惊)呀，这.... ...

杨月贞: (白)开门来!

孙荣: (唱)你是何方，鬼怪妖精?

杨月贞: (白)我不是鬼怪妖精，乃是良人。

孙荣: (唱)既是良人，因何半夜扣门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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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兄长打一顿。(不敢开)

见弟打骂怒口真，

跪口自面带悔恨。

行礼休得过份，

埋得黄金。

莫非是，见景思春。

(白)让我把门拴得紧一点。

(唱)劝伊家，及早回程，

莫教那，恼乱春心。

杨月贞: (白)我不是别人，是你嫂嫂。

孙荣: (白)嫂嫂，往日在家，你行不动裙，笑不露齿。半夜三更，擅

离夫主，私扣小权的窑门，是何道理?你往常十分贤惠，今日

为何这般颠倒!

杨月贞: (白)叔叔，只要你开了门，我自有活和你说。

孙华: (白)咳! (唱)【前腔】

嫂嫂你，言不合经，

杨月贞: (白)开门。

孙荣: (唱)我应是，关紧窑门。

自古来，叔嫂不通问，

休得要，上梁斜倾。

杨月贞: (白)你哥哥也在这里。

孙荣: (惊慌，白)啊句这... ... (打转)

(唱)忽听得，哥哥上门，

吓断魂，战战兢兢，

进退无门， I~' 跳不停 ，

(白)我只得，

(唱)猛地开门，

孙华: (白)兄弟、开门来。

孙荣: (吓呆，白)这... ... (猛开门)

孙华: (跪白)兄弟!

孙荣: (跪白)哥哥! (兄弟相拥)

(唱)【念佛珠】

往臼里，

今日里，

请兄起身吨

男儿膝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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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华: (白)兄弟，如今你是我哥哥了。

孙荣: (唱)惩把弟作兄，把弟作兄，

失去了，长幼名份。

莫坏却，家法人伦，

家法人伦。

(背白)平日哥哥见了我，不是打就是骂，今日为何这般相待。

其中必有缘故，待我问过嫂嫂。(对杨)嫂嫂，今夜哥哥为何这

般模样，有什么事吆?

杨月华: (对华)官人，你把事情与叔叔讲了。

孙华:这... .-.

杨月贞:叔叔是我们自家人，就说与他知道吧。

孙华:兄弟，我家后门口杀死了一个人。今夜特央兄弟去埋尸首。

孙荣:原来哥哥杀了人，这... ...

孙华:不是我杀的，是别人杀了，放在那里的呀!

孙荣:哥哥，嫂嫂，但放宽心，兄弟自当替你承担。

杨月贞:官人，今日可见亲疏。

孙华:以前都是我的不是，请兄弟见谅。

孙荣:时不宜迟，趁天尚未明，快去抬了尸首。

孙华:如此快走!

(与孙荣、杨月贞同唱)【尾声】

打虎还须亲兄弟，

上阵无过父子兵，

从今后，休把亲弟当路人。

[二幕闭，戏在幕外

孙荣:来此已是。呀果然有人死在此。汉子呀汉子，与你前世无怨，

今世无仇，怎么死到这里来了。(拖出尸首)兄长我们兄弟两人

把这尸首抬到城南，埋在那里可好?

孙华:就照兄弟主意办吧! (抬尸首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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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场 开封断案

[二幕外，柳龙卿，胡子传两边分上。

柳龙卿: (唱) [水底鱼】

昨夜孙大，来我家扣门。

胡子传: (唱)杀死人，叫咱埋殡。

柳龙卿: (唱)今曰要他，十日酒宴。

胡子传: (唱)酒足饭饱，再要银十绽。

柳龙卿: (白)酒宴吃完了怎么办?

胡子传: (白)银子用完了怎么办?

柳、胡: (唱)再来逗他，出酒出银，

再来逗他，出酒出银。

一生一世，吃用不尽。

(笑)哈.... ...到了。

胡子传:那一个前去?

柳龙卿:你先进去 c

胡子传:孙大喜欢的是你，你先进去!

柳龙卿:这样吧，我们叫他出来，同到酒楼走一道。

胡子传:好! (与柳龙卿同白)孙大哥，兄弟在外面等你，请你出来，到

李家酒楼吃酒去!

孙华:我心痛，腰痛去不了]

柳、胡:真的不去吗?

孙华: (与孙荣同内白)真的不去!

柳、胡:你不讲义气，休怪兄弟不讲义气。

孙华孙荣:随你的便。

柳、胡:我们在开封府堂见。(下)

[二幕启，开封府堂。

内云:升堂!

[众衙役、书吏引府尹王储然站堂介。

王储然: (诗)终朝揽搅因王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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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鬓星星为国谋。

双手补完天地阙，

一心分破帝王忧。

(白)下官姓王名偷然，职授开封府尹。自从到任以来，和气蔼

阳春，省刑罚，薄赋税，致使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办事清廉，

公正无私。左右!

众:嘎!

王储然:放告牌挂出!

众:挂出放告牌! (击鼓声)

王偷然:带击鼓人上堂!

众:击鼓人上堂! (柳龙卿、胡子传上)

柳、胡: (跪拜)叩见大老爷。

王11着然:击鼓何事?

柳、胡:告状，告状!

王偷然:告的什么事?

柳、胡:杀人命案。

王11备然:取状子上来。

柳、胡:无有状子，是口诉。

王储然:口诉上来。

柳、胡:哥哥叫孙华杀了人，兄弟孙荣移尸藏匿。

王储然:你两人是他邻居吆?

柳、胡:不是。

王偷然:既然不是邻居，如何知道孙华杀人。

柳、胡:大老爷! (同唱) [好姐姐】

告禀龙图大尹，

软告孙华孙荣。

孙华他，昨夜三更来叩门，

道是他，杀死人，

叫我俩人，偷葬殡。

望乞恩官，详细查明。

王11若然: (白)左右，着他两人带路，提孙华、孙荣到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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逼着我，

不怕您不认。

不随)1质 、

告到衙门，

巧言避隐，

难入公门。

休得隐情。

硬棒软索，

众:是。(两衙役押柳胡下)

王储然:书吏。

书吏:大人。

王储然:此案有些蹊挠，你要仔细存案。

书吏:是，知道了。(坐侧案介)

内白:孙华、孙荣带到。

王11着然:带上来!

众:带上来! (衙役押柳、胡、二孙上堂跪介)

王储然:孙华。

孙华:大老爷。

王{自然:你是如何杀死人命的，好生直说。

孙华:大老爷，小人不曾杀人。

王11备然:胡说，你不曾杀人，他们为何告你?快快从实招来，免得三推

六问，害得皮肉受苦。

孙华:老爷听禀! (唱)【前腔】

念孙华，是东京小民、

(白)柳龙卿，胡子传呵!

(唱)他俩个，全无忠信。

昔日里，共他结义作弟兄，

被伊勾引。

近日里，

要酒要银。

只因窘迫，

妄捏虚词吨

告到衙门。

王储然: (唱)惩休得，

虚拘词，

有话快说，

若不然，

披头棍。

拷打棚扒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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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白)人命重案，不打如何肯招。左右!

众:呵!

王储然:扯下去，打!

孙华:大老爷，我冤枉哪!

孙荣:大老爷呀!杀人之事，与俺哥哥无关，这人是我孙荣杀的。

王储然:住口，你是如何杀死人的?

孙荣;大老爷! (唱) (前腔】

请恩官听禀，

孙荣我，是杀人真身。

因哥哥，赶我出家门，

落得个，破窑受苦辛。

我怀恨，故在后门杀人，

陷害哥哥，曳怨恨。

王储然: (白)原来如此，故杀人于哥哥家后门首。陷害你哥哥。

孙华: (白)兄弟，你怎么招认了。大老爷，俺兄弟是不会杀人的，这

人是我杀的。

孙荣:大老爷，真是我杀的。

孙华:我杀的。

孙荣:我杀的，我杀的。

杨月贞: (内击鼓)诉状!

王储然:放诉状人进来!

众:诉状人上堂。

杨月贞: (土跪介)叩见大老爷。

王储然:妇人，你申诉何事?

杨月贞:大老爷! (唱) (前腔】

容奴诉状，相公清廉评正。

奴夫君，结交乔人欠三省，

亲昆仲，赶出家门，

受苦言难尽。

故此奴家，巧计生。

王储然: (白)我要问的是杀人真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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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月贞:奴家就是真凶。

王储然:可是真的?

杨月贞:杀人的不是奴的丈夫，也不是小叔，却是奴家。

王储然:你是如何杀的人，从实招来。

杨月贞:老爷呀! (唱)【普天乐】

恩官悠，抬明镜，

奴杀的，戊生命。

王储然: (白)戌生命者狗也!

杨月贞: (唱)当初它，逐盗防贼，

咬伤破衣人。

王11备然: (白)这个也是狗的了。

杨月贞: (唱)曾吠月，记住磨勒恨，

挣断红绢，难寻问。

王11每然: (白)也是狗。

杨月贞: (唱)晋王廷，屈害忠臣。

不该应，扑咬赵盾。

王储然: (白)又是狗。

杨月贞: (唱)因此上，怪它无义，

命硕后门。

王储然: (白)这女人说话不明，说来说去，指的都是狗。女人我不要你

招人杀狗，而是要你说出杀人情由。

杨月贞:只因我夫孙华与柳龙卿、胡子传二人结义，听信诲言，将同胞

小弟无故赶出，在城南破窑中居住，每日上街求乞，奴家屡劝

不听，出于无奈，出钱，十贯向邻居买得黄犬一只，将其杀死，

头带中帽，身穿衣服，扮狗为人，丢在后门。等儿夫酒醉回家，

绊倒在地，错认为人。丈夫去叫结义兄弟移尸，可是他俩不肯

抬尸，反要勒索敲诈。奴家又同大夫去城南窑中，叫叔叔移尸，

叔叔有仁有义即来相帮。

柳、胡: (同白)这女人一派胡言!

王储然:左右。

众: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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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储然:将这二人押过一旁。(押下介)妇人，你再往下讲。

杨月贞:叔叔相帮，把尸体抬到城南埋记。方才劝得大夫转意，兄弟就

此和 )1页 。 这是奴家杀狗劝夫 ， 并无杀人 ， 所招是实 。

王 11备然:将孙华、杨月贞带下。(押下介)孙荣、你将尸首埋于何处?

孙荣:埋于城南山上。

王储然:书吏，你带布了役，押了这一干人犯到城南山上，掘出尸首来看

便知端的。

书吏:领钧旨。(对衙役)押了人犯→同去看。

众衙役:走! (押人犯下)

王11备然:这案子奇也! (唱)【秋夜雨】

一个证词，亲见杀人阵尸，

一个反斥，欺诈美酒银子。

两兄弟，争着赴死。

杨氏女，说是杀狗劝夫。

为人者，存仁存义贤士，

反过来，欺诈拐骗I~'痴。
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

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众: (内)办差回衙!

王偷然:上堂交差! (升座，众押人犯，抬尸上堂)

书吏:禀大人，奉钧旨押人犯去到城南山上，掘出尸首。经从犯认证，

道是真身，故而回衙复命。

柳龙卿:原告有何话说?

柳、胡:尸首查到，证实我俩并非诬告，该当法办孙家兄弟!

王储然:孙氏兄弟有何话说。

孙荣:孙荣杀人，该当偿命。

孙华:小弟无罪，该当由我偿命。

王储然:左右。

众:有。

王储然:打开尸首外包!

众:是。(打开介)是狗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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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11条然:柳龙卿、胡子传。如今掘出尸骸，分明是狗，你二人有何话说。

柳、胡:老爷埋入土中的确实是人，怎么长出毛来了。

王储然:胡说，死人怎会长毛!

柳、胡:杀的是人，是孙家兄弟换成了狗。

王倚然:信口胡说，左右。

众:柳龙卿、胡子传状告不实，各打四十大板。(打介)戴土脚镣、

手铐，打入牢狱，定其罪名。(押柳胡下)

孙华: (与孙荣、杨月贞同白)谢老爷! (跪拜)

王倚然: (下座)请起。(扶介)

(唱)【后庭花】

原告的，

被告的，

赛关张，

背尸骸，

杀狗的，

兀不是，

'
妻

祸
喜
肝
、
义
计
贤

成
变
心
仁
心
有

喜
忧
昧
怀
有
家

家有贤妻。

孙华: (与孙荣、杨月贞同拜谢)谢老爷、谢老爷，拜谢大老爷!

[幕落，剧终。

2012 年8 月 稿

181


